
如何成为神枪手 
 
要成为一个神枪手并无捷径。我的法宝就是一心一意，全神专注；别人有时候还误会我在傲视他们。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不认输。每年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中举行的「比安奇盃」枪击赛中想要得

冠，你就得像一个斗士一般。我在面临每场比赛之前，我就等于在准备一场战役。我会把自己当成一

名将领，运筹帷幄对付敌人。而这个敌人常常就是我自己。 
 
成功  
 
对参加枪赛的人来说，「比安奇盃」对他们的神志是最大的磨鍊。赛中有四站而你只能打少数几发子

弹；一不留神失去时机，就会全盘崩溃。 
 
我在四十五歳时才开始参加射击比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从事此道。我先是去上了一门枪

枝安全课，就发现我对射击竟然有潜能。于是我就开始去学习。我这人对每件事都会全力以赴。我总

是要做的最好，我有竞争心。但是我参加比赛并非是想要打败别人。我只是向自己挑战去登峯造极。 
 
现在我己经六十七岁了。我笃定地确信我已经成为一名斗士了。这些年来我常常反省我参赛的动机和

成就。这二十年裡我有幸赢得了多项殊荣，包括八次全国动作射击赛（「比安奇盃」）中的奖项、两次

女子世界冠军－一次在「比安奇盃」，另一次在世界一对一赛。我是个斗士，但这并非是因为我己经

拥有了这些荣誉。 
 
要登上斗士的殿堂，是要经过长期的坚强磨鍊，不折不挠，一心一意，再接再厉。我勇于奋斗。如果

我尽了力量，我就一定能够爬到顶。如果我停下来过度观察思考，我反而不会成功。 
 
挫败  
 
我从失败中领取的教训，比以前所有胜利的都多。去年四月份时，我正在准备去参加二０一三年的「比

安奇盃」赛。我已经有三年没赢了。我不去研究有什麽别人要参赛。我只考虑如何训练自己能再达到

顶峯状态。 
 
那天练靶，就跟往常一样：练靶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天有些凉但我还是想留下来再打几发子弹。

在我去清理靶心后想回到车上时，却给围绳拌倒摔下。我躺在泥泞裡动不了向天看。我有未来吗？我

还能活吗？ 
 
那离车子还有五十米，我身上没带手机。我开始痛得迷煳了，也晓得事态严重了。如果我不去求助，

人家不会找到我的。我还不知道我的伤势如何，但我不愿意单独一人就此躺在泥巴裡被风寒消毁。 
 
凭着平时斗士的训练和我对上帝的信心，我终于将自己拖回到车上求救。几小时后就开刀，右边小腿

骨断了。医生说六个月不能走路，一年后才会消肿。 
 
五个月过了，我现在又能走路又能打枪。这五个月来，我从轮椅进步到扶椅、到手杖，耐心锻鍊，努

力复健。我终于又能手持枪械，两腿站起来了。 



 
前瞻  
 
有些运动在根本上就是要求个人表现的。任何运动如果不需要几个人在一起合作夺标，它就是一件个

人项目。比如高尔夫球、网球、赛跑和冲浪，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比赛。但是在射击来说，我的表现却

比别人更孤独。 
 
很多参加比赛的人会合在一起练习。他们的亲友们会来加油打气。他们会在赛前赛后，交朋友、开记

者会、上电视、办庆功宴。 
 
我不来这一套。 
 
我从来不跟人家一起练枪。一开始是没有机会，后来是成了习惯。比赛时我不跟人家交流，上阵前我

不需在观众裡寻找熟人鼓励的眼神。 
 
其实上阵时我根本不和别人目光交注。我只活在我的世界裡。 
 
这麽多年来的独立磨鍊比赛，我的孤独已经成为了我的力量。它使我能精确瞄凖、专注目标。到头来，

赛场上铃声一响，标靶一现，就只有你一人；带着你的枪，加上你多年的锻鍊。 
 
这可能就是为什麽五个月前在密苏里州的泥堆裡我能镇静地爬回到车上。不然的话可能要到几天后我

才会被人发现。这段磨鍊算是刚开始，今后真正的挑战是看我能否再回去比赛。 
 
每天早上照镜子，我看到的是一名斗士。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看我只是一个小巧的中国祖母，喜欢

和朋友们吃饭、吃点心，过着加州好日子。但归纳就这一点，在任何文化背景裡的斗士们，都晓得去

利用内在的力量来决定外在的成就。我可能无法教神枪手的秘诀，但我告诉你，能找到你自己心中的

斗士，你就成功一半了。 


